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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与俄罗斯关系变迁：
基于国家建构的初步考察

徐刚

【 内 容 提 要 】 大约从 18 世纪起，爱沙尼亚人居住的区域经历了从沙皇俄国统治到

独立、从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再到重新获得独立的过程。在此进程中，爱沙尼亚人一直

同俄国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爱沙尼亚人的命运直接同俄国人

的扩张意志和俄国的强弱相关。冷战结束后，爱沙尼亚境内的爱族人与俄罗斯族人的关

系既存在排斥的因素，又有包容的一面。从发展态势看，爱沙尼亚两个最大的民族在不

断努力实现融合，但双方关系仍很脆弱，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

种影响在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国家关系的互动中充分显现。相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

的成功转型来说，爱沙尼亚族群关系的理顺和融合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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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 2200 年，爱沙尼亚人①从黑海北

部的欧亚大草原迁徙到现爱沙尼亚地域，此后许多

世纪里一直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岸边向内陆延伸的广

阔区域。中世纪前期，爱沙尼亚人还没有形成集中

的权力，他们是一些自由的农民，居住在松散地组

织起来的教区和行政区里②。中世纪后期，现爱沙

尼亚地域先后受丹麦、瑞典等国家统治。约从 18

世纪起，爱沙尼亚人追求独立的历史进程一直同俄

国人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后长达约三个

世纪的历史中，现爱沙尼亚地域的类属随俄国自身

形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俄罗斯族人（以下简称俄

族人）深深嵌入爱沙尼亚的演进图景。因此，如何

处理同俄国及爱沙尼亚域内俄族人的关系，深刻影

响爱沙尼亚的国家建构进程。本文通过对爱沙尼亚

和俄罗斯关系的梳理以及对冷战结束后爱沙尼亚国

内爱俄民族关系发展及其背后俄罗斯因素的分析，

尝试从族群关系的角度对爱沙尼亚的现代国家建构

进行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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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义上的爱沙尼亚人包括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各个民族，如爱沙尼

亚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德意志族等。本文使用的爱沙尼亚人是狭

义概念，专指爱沙尼亚族人。

② [ 美 ] 凯文 •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③ 本文使用的俄国人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俄国人的泛称，俄罗斯人

即指现俄罗斯国家居民，俄罗斯族人（简称俄族人）特指爱沙尼亚或苏

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域内的俄罗斯民族。同时，使用俄国泛指历史上任何

形式的俄罗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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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沿革

1219 年，丹麦人征服爱沙尼亚北部地区。

1343—1346 年，爱沙尼亚爆发农民起义，迫使丹

麦人将其对北部爱沙尼亚的控制权让予日耳曼人。

1561 年，瑞典征服塔林及其周边地区。1584 年，

瑞典吞并爱沙尼亚北部，建立埃斯特兰公国（Duchy 
of Estland）。从 18 世纪起，沙皇俄国先后通过北

方战争、拿破仑战争兼并波罗的海地域的立夫兰

（Livland or Livonia，包含拉脱维亚北部和爱沙尼

亚南部）和埃斯特兰，从此整个爱沙尼亚进入近三

个世纪的俄国统治阶段。也正是从那时起，大量俄

罗斯族人迁徙、定居在现今爱沙尼亚境内，同爱沙

尼亚人发生社会交往，并成为影响爱沙尼亚追求民

族国家独立和建构现代国家进程的重要因素。依据

俄国自身形态的变化，爱沙尼亚同俄罗斯关系在冷

战结束以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受沙皇俄国统治到第一次独立。

沙皇俄国兼并爱沙尼亚初期，并没有加紧在政治、

社会、民俗以及宗教等领域进行扩张，爱沙尼亚人

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生活，与俄国人没有明显的冲突。

1832 年，沙皇政府制定《社会构成法》，规定俄

罗斯族是统治民族，第二大民族乌克兰族为“小俄

罗斯人”，其余为“异族人”，俄罗斯族享有在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权①。显然，

根据该法律，爱沙尼亚人被划归为“异族人”，俄

族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然而，与在乌克

兰和白俄罗斯不同，多半出于对地方贵族统治制度

的赞赏，也因为俄国统治者担心波罗的海地区德意

志人可能对圣彼得堡形成某种有组织的抵制，俄国

统治者在埃斯特兰和立夫兰较为谨慎地推行俄罗斯

化政策②。  

1871 年德意志统一后，俄国当局怀疑和担心

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精英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的农民引向中欧德意志文化圈，因而开始削弱他们

的权力。赞赏和支持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维

护自治的政策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1881 年登基后

彻底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三世废除了贵族特权，加

紧在波罗的海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沙皇政府提

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

一种语言”的口号，禁止爱族人等其他少数民族使

用本民族语言，并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③。然而，

种种俄罗斯化政策不仅没有减弱日益增长的爱沙

尼亚人的民族意识，反而是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觉

醒④。随着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演进以及爱沙尼亚

民族意识的觉醒，爱沙尼亚人掀起了反对沙皇俄国

统治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他们同样对德意志文化

加以抵制，逐步强化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意识。不

过，相较于其他东欧国家来说，爱沙尼亚创造自己

的民族身份以及为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要艰

巨得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建立起新的

国家。

第二阶段：从第一次独立到被苏联吞并。1918

年 2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爱沙尼亚的德

意志裔居民发动暴动，宣布摆脱俄国统治，成立爱

沙尼亚共和国。同时，德国军队应邀进入爱沙尼亚。

不过，当时的爱沙尼亚仍处于俄国统治之下。3月，

新生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

称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将爱沙尼

亚割让给德国。11 月，苏俄利用德国战败之机宣

布废除《布列斯特条约》，试图收回爱沙尼亚。经

过一年多的较量与交战，苏俄最终于 1920 年 2 月

同爱沙尼亚签署《塔尔图和平条约》，承认爱沙尼

亚的独立。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试图与苏俄达成新的

和约以窃取爱沙尼亚，遭遇了爱沙尼亚人的抵制与

反抗。表面上看，爱沙尼亚不再是俄国的一部分，

同时也摆脱了德意志精英的统治，建成独立自主的

国家。但是，对爱沙尼亚来说，“要在完全独立于

强大的邻居和其他大国意志的情况下来追求自己民

族和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不可能的”⑤。确实，

正是德国在一战的崩溃和沙皇俄国的瓦解，爱沙尼

亚等国才有独立建国的机会。

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失衡的加剧和安全体

系的瓦解，爱沙尼亚人明白，他们必须在宣布中立

或者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德国人和

苏联人并没有给予爱沙尼亚选择的权利与机会，双

方于 1939 年 8 月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⑥附属

① 李朋：《苏联民族政策失误刍议》，载《西伯利亚研究》2004

年第 4期。

② [ 美 ] 凯文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 40 页。

③ 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 年第 2期。

④ 参见 [ 美 ] 凯文 •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 58 页。凯

文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俄罗斯化是受邀请而进入的，爱沙尼亚希冀

以此抑制德意志人的影响。

⑤ [ 美 ] 凯文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 89 页。

⑥ 又称《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

斯大林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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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议定书，将爱沙尼亚等国家作为交易，以保证

各自的战略需求。这样，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范

围，爱沙尼亚人的命运再次被“定格”①。从后来

的发展情况看，1940—1941 年期间苏联的占领至

少导致了两大后果。一方面，大量爱沙尼亚人选择

逃往西方，不愿意在苏联政权的统治下生活；另一

方面，爱沙尼亚共产党不断壮大，与苏联共产党的

联系逐渐紧密，成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中枢。1940

年7—8月，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苏联方面推动秘密公投，爱沙尼亚宣布并入苏联。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纳粹德国占领爱沙

尼亚。随着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德国方面发展，德

国于 1944 年 9 月从爱沙尼亚撤军，苏联红军再次

占领爱沙尼亚。出于对爱沙尼亚人在德国占领期间

视德军为“解放者”行为的不满，苏军在占领后对

爱沙尼亚人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轰炸了塔林

和纳尔瓦等城市，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对与德国

亲密的爱沙尼亚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调

整爱沙尼亚的边界，强占了一部分领土。最为重

要的后果是，爱沙尼亚自此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

依靠共产党政权的维系在苏联国家存在了近半个

世纪。

第三阶段 ：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到第二次独

立。对于加盟共和国，苏联一般采取两种手段来

加以控制。一是扶持和壮大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控

制政权统治的核心，另一个则是迁入俄族人。从

1949 年 5 月起，苏联开始向西伯利亚流放爱沙尼

亚人，并安排大量俄族人迁至爱沙尼亚。于是，爱

沙尼亚的人口构成大大改变，不再是民族构成相对

单一的社会②。除了工业化进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

的原因以外，迁入俄族人“也有政治动机，因为一

个很大的说俄语的群体的存在，会加强苏联对波罗

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控制”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控制政策有所放松，允许爱

沙尼亚人同外国取得联系。1960 年，塔林至赫尔

辛基的轮渡开通，同时爱沙尼亚的电视经过改造可

以接收到芬兰的电视节目和广播。然而，令爱沙尼

亚人和其他波罗的海人头痛的是俄罗斯人和其他移

民仍持续不断地涌入本地区，加剧了他们对俄罗斯

化的担忧。到 1970 年，爱沙尼亚的本土人口只占

该国总人口的 68%。很多爱沙尼亚人都担心将会在

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④。 

苏联的控制政策虽然有所松动，但是爱沙尼亚

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持不同政见运动此起彼

伏。持不同政见者一方面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出

版秘密读物，另一方面设法使西方国家注意到其

国家所处的困境。1972 年 10 月，爱沙尼亚民主运

动（Estonian Democratic Movement）和爱沙尼亚

人民阵线（Estonian National Front）向联合国发去

联合呼吁书，列举他们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受

到的伤害，要求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⑤。与此同时，

在意识到西方和苏联生活质量的差异后，不少爱

沙尼亚人选择离开，去往西方国家。著名作曲家

阿尔沃•帕尔特（Arvo Pärt）1980年离开爱沙尼亚，

这在当时对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波罗的海地区人们的普

遍心情是既不充满希望也不绝望，或者说是听天

由命：大多数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

人顺从于经济停滞不前与供应短缺，顺从于日益

增加的俄罗斯化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顺从于

苏联的统治⑥。 

此后，在越来越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爱沙尼

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开始了恢复民族活力的进程。

充分利用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政策给予他们的政

治空间，包括爱沙尼亚人在内的波罗的海各民族

开始了这样一个政治征程：在短暂而混乱的几年

内恢复了他们的独立地位⑦。1988 年 11 月，爱沙

尼亚中右翼政治精英宣称苏联吞并和占领爱沙尼

亚是非法的，并不符合爱沙尼亚人的意愿。随后，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享有独立

于苏联的主权声明。1989 年 1 月，将爱沙尼亚语

定为官方语言的法令也获得通过。11 月，爱沙尼

亚最高苏维埃宣布 1940 年爱沙尼亚加入苏联的宣

言无效。1991 年 8月，爱沙尼亚宣布独立。自此，

爱沙尼亚真正走上了独立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

不过，直到 1994 年俄罗斯军队才全部从爱沙尼亚

领土撤出。

① William Hernad，The Russian Minority in Estonia，http://
www.culturaldiplomacy.org/pdf/case-studies/russian-minority.pdf

② Population by Nationality，http://estonia.eu/about-estonia/
country/population-by-nationality.html

③  [ 美 ] 凯文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 139 页。

④  David Smith，Estonia: Independe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M. Lehti and D. J. Smith，eds.，The Baltic States: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London: Routledge，2002，xxiii.

⑤  Toivo Milja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stonia，Lanham，MD: 

Scarecrow Press，2004，p.281.
⑥  [ 美 ] 凯文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 159 页。

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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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结束以来爱沙尼亚国内
             爱俄族群关系趋向

不少研究者认为，苏联时期是爱沙尼亚被殖民

的时期①，大量爱沙尼亚知识分子受到处决，农民受

到驱逐，约6万爱沙尼亚人被杀害或被驱逐出境②。

同时，爱沙尼亚人被强制学习和使用俄语，并按照

苏联的规定重编历史。这些举措使得爱沙尼亚人普

遍对苏联充满着排斥、诟病甚至是反抗的情绪。所

以，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虽然再次获得了独立，

但并不意味着爱沙尼亚人与俄族人之间的矛盾被彻

底解决，俄国近三个世纪特别是苏联半个世纪的影

响不可能顷刻消逝。

从一定程度上讲，如果独立前爱沙尼亚的民族

问题主要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排挤和歧视本国

其他民族，那么，“独立后形势则发生逆转，目前

其民族问题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出于内外

种种原因的考虑，开始排斥和歧视外来民族，主要

是排斥俄罗斯族”③。大体来说，冷战结束初期以

及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爱沙尼亚人与俄族人的关系

以相互排斥为主，进入 21 世纪两族关系才开始出

现融合和包容的趋向。

说到排斥，一方面是爱沙尼亚人对俄族人的排

斥。爱沙尼亚民族认同的培育在俄国统治尤其是苏

联时期遭遇压制，苏联解体后强化单一身份认同的

愿望愈发强烈，措施也更加具体。比如，爱沙尼亚

政府在公民权赋予、干部任用、语言文化政策等方

面对俄族人进行了限制。以公民权来说，独立初期，

爱沙尼亚议会公民权特别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一份

主要体现“归零选择”④的公民法草案。该草案随

即遭到民族主义势力的抗议。仅仅两个月之后，公

民权特别委员会提出第二份草案，恢复 1938 年独

立时期的爱沙尼亚公民法，认为只有在 1940 年以

前是爱沙尼亚公民的人及其子孙，才能获得爱沙尼

亚公民权。其余的人，都必须经过归化程序，即依

据居住时限和语言能力进行筛选，才有机会获得公

民权。1992 年 2 月，爱沙尼亚通过《公民法》，

以法律的形式对公民权的获得进行了规定。同年出

台的宪法对此加以强调，规定只有公民才是少数民

族，所以爱沙尼亚政府不承认俄族人是少数民族⑤。

1993 年 2 月和 3 月陆续通过了数个《公民法》修

正案，但在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规定以及归化方面

都没有根本性变化。1995 年 1 月，爱沙尼亚通过

《国籍法延伸条例》，将归化所需要的 2 年居住

期延长为5年，仍然禁止拥有双重公民资格。同年，

爱沙尼亚通过《语言法》，强调除了爱沙尼亚语

以外，其他的语言都是外语。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曾对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 ：“民

族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

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天

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

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⑥因而，语言成为爱沙尼

亚实现民族融合的先决条件⑦。在爱沙尼亚人心中，

爱沙尼亚语是爱沙尼亚能够脱离苏联统治获得独

立的重要因素，“爱沙尼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永

远铭记，爱沙尼亚语是爱沙尼亚人抵抗苏联占领

和苏联统治的重要工具”⑧。

独立初期，爱沙尼亚人把语言视为对俄族人的

隔离工具，把爱沙尼亚语作为秘密代码，拉大同俄

族人之间的距离，语言问题也成了俄族人申请爱沙

尼亚公民权的一大困难。尽管 1993 年爱沙尼亚政

府颁布《民族文化自治法》，致力于推动实现各民

族尤其是俄罗斯族的文化自治权利，但遗憾的是，

没有完全公民权的赋予，俄族人的民族文化自治不

可能真正实现⑨。 

此外，独立初期，个体层面也充斥着对俄罗斯

和俄族人的排斥。例如，爱沙尼亚多数国会议员认

①    有关文献参见 Violeta Kelertas ed.，Baltic Postcolonialism，Rodopi: 
Amsterdam and New York，2006; Epp Annus，The Problem of Soviet 
Colonialism in the Baltics，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Vol.43，Issue1，
2012，pp.21-45.

②  Estonia: History，https://globaledge.msu.edu/countries/estonia/
history

③  李允华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的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趋向》，载《东

欧中亚研究》1994 年第 2期。

④ “归零选择”，大体是允许所有在该国宣布独立前的永久居民获

得公民权。

⑤ Feldman Merje，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stonia，National Identities，Vol.3，No.1，2001，p.18.

⑥ Johann Gottlieb Fichte，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lated by R.F.Jones and G.H. Turnbull，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1968，pp.190-191.

⑦  Marju Lauristin and Triin Vihalemm，Changing Value Systems: 
Civilizational Shift and Local Differences，in Marju Lauristin et al.，
Return to the Western Worl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stonia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1997，p.282.

⑧  Eiki Berg and Saima Oras，Writing post-Soviet Estonia on to 
the World Map，Political Geography，Vol. 19，No.2，2000，p.604.

⑨ Aleksandr Aidarov and Wolfgang Drechsler，The Law & 

Economics of the Estonian Law on Cultural Autonomy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of Russian 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 in Estonia，
Halduskultuur Administrative Culture，Vol.12，No.1，2011，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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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罗斯是对爱沙尼亚最不友好的国家①。1992年，

时任爱沙尼亚外长伦纳特 • 梅里（Lennart Meri）
甚至指出，在 1940 年之前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俄罗

斯族人属于少数民族，其余的都是殖民者②。舆论

媒体有关爱沙尼亚的俄族人是殖民者或者殖民者后

裔的说法更为常见。大多数爱沙尼亚人认为，俄族

人的到来是苏联殖民占领的结果，对爱沙尼亚的发

展没有意义。据调查显示，1991 年，只有不到 1%

的爱沙尼亚人认为 20 世纪 40 年代的俄罗斯移民对

爱沙尼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③。到 1999 年，63%

的爱沙尼亚人仍然认为境内俄族人是国家威胁④。 

另一方面是俄族人对爱族人的排斥。苏联解体

后，爱沙尼亚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族人地位发生

巨变，不仅失去了显赫的苏联公民身份，而且新政

府的排斥和去俄罗斯化政策使得俄族人面临着离开

还是留下的选择困境。独立初期，有近 1/4 的俄族

人迁出了爱沙尼亚，而选择留在爱沙尼亚的俄族人

聚居在一起，建立自己的学校，形成独立的教育系

统，只用俄语交谈，很少或几乎不与爱沙尼亚人交

往⑤。尽管如此，俄族人也在努力为实现自身权利

同爱沙尼亚政府做斗争。1993 年 7 月，在爱沙尼

亚境内俄族人占多数的纳尔瓦（Narva）和锡拉迈

埃（Sillamäe）两个城市，俄族人因对爱沙尼亚当

局的歧视政策不满推动全民公决，结果两个城市分

别有 97% 和 98.6% 的市民赞成自治，宣布拥有民族

自治实体的地位⑥。然而，爱沙尼亚政府立即宣布

这两个城市的举动违反爱沙尼亚宪法，俄族人与爱

沙尼亚人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并传导至爱沙尼亚

同俄罗斯的关系。同年 6 月和 8 月，俄罗斯政府针

对爱沙尼亚通过带有歧视俄族人性质的《公民法》，

宣布停止向爱沙尼亚供应石油，并决定停止从拉脱

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撤出军队。总体来看，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爱沙尼亚人和俄族人之间几乎没有

发生突破底线的斗争，但同样没有发展为一个共同

社会的可能⑦。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爱

沙尼亚政府开始逐渐调整民族政策，致力于推进社

会融合，特别是注重保障俄族人的语言文化权利，

两族关系出现包容的趋向。

爱沙尼亚政府以推进社会融合为目标，以普

及爱沙尼亚语为重点，帮助俄族人逐渐融入爱沙

尼亚社会。1997 年，爱沙尼亚政府着手制订国家

社会融合计划。2000 年 3 月，《爱沙尼亚社会融

合（2000—2007年）》⑧正式出台。2008年4月，《爱

沙尼亚融合战略（2008—2013 年）》获得通过⑨。

2014 年 12 月，爱沙尼亚通过了《“融合 2020”

及其 2014—2017 年实施计划》⑩。2017 年 4 月，

爱沙尼亚通过了《“融合 2020”2017—2020 年实

施计划》。几乎与此同时，国家语言发展战略相

继推出。1998 年 4 月，爱沙尼亚政府责成教育部

制订爱沙尼亚语言发展战略计划。2000 年 4 月，

爱沙尼亚教育部专门成立语言委员会负责计划的

制订。2004 年 8 月出台《爱沙尼亚语言发展战略

（2004—2010 年）》。2011 年 9 月通过《爱沙尼

亚语言发展计划（2011—2017 年）》 。在这些

战略文件和规划中，融合指的主要是爱俄民族关

系，语言计划强调的是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从时

间上看，这些计划实施大体可以分成两大阶段：

2000—2007年期间，推广爱沙尼亚语是主要目标。

从 2008 年或稍晚些时候开始，爱沙尼亚政府重点

转向推动俄族人培养对爱沙尼亚的国家认同、塑造

公民身份以及认可欧洲价值观，促进俄族人参与爱

①  See Zhuryari Olga，The Baltic Countries and Russia(1990–1993): 
doomed to good-neighborliness?” in Pertti Joenniemi and Juris Prikuli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Basic Issues，Riga: Center of Baltic–
Nord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Studies，1994.

② Lieven Anatol，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07.

③ Lauristin Marju and Triin. Vihalemm，Changing Value Systems: 
Civilizational shift and local differences，in M. Lauristin et al.，
Return to the Western Worl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stonia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1997，p.285.

④  Martin Ehala， The birth of the Russian-speaking minority in 
Estonia，translated by Jayde Will，11 September，2008，http://www.

eurozine.com/the-birth-of-the-russian-speaking-minority-in-estonia/?pdf
⑤  Jüri Kruusvall，Raivo Vetik and John W. Berry，The Strategies 

of Inter-Ethnic Adaptation of Estonian Russians，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Vol.1，No.1，2009，p.4.

⑥   Neil Melvin，Russians Beyond Russia，Bloomsbury Academic，
1998，p.49.

⑦  Eiki Berg and Saima Oras，Writing post-Soviet Estonia on to 
the World Map，Political Geography，Vol. 19，No.2，2000，p. 609.

⑧  The State Programme “Integration in Estonian Society 2000-
2007”，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of Estonia on March 14，2000，

http://www.kul.ee/sites/kulminn/files/state_programme_2000-2007.pdf
⑨ Estonian Integration Strategy 2008–2013，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Estonia on April 10，2008，http://www.kul.ee/sites/
kulminn/files/eis_implementation_plan_2011-13_en.pdf

⑩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in Estonia 
“Integrating Estonia 2020”，http://www.kul.ee/en/integrating-
estonia-2020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Estonian Language 2004-2010，
https://www.eki.ee/keelenoukogu/strat_en.pdf;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Estonian language 2011–2017，https://www.hm.ee/sites/default/
files/eestikeelearengukavainglise.indd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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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尼亚人主导的国家事务。

随着爱沙尼亚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社会融合

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俄族人选择自主融入爱

沙尼亚社会。大部分俄族人自愿学习并逐步通晓

爱沙尼亚语，加强与爱沙尼亚人的沟通与交流。相

当多的俄族家庭孩子一开始便就读于讲爱沙尼亚语

的学校。调查数据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及其

背后的社会融合趋势。1991 年，爱沙尼亚只有 14%

的俄族人可以使用爱沙尼亚语交流。到 2008 年，

不能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的只有 19%。其中，

可以熟练使用的占 15%，使用良好的占 17%，使用

时没有任何问题的占 24%，稍有问题但基本能沟通

的占 25%。根据《爱沙尼亚语言发展计划（2011—

2017 年）》的目标，到 2017 年底所有俄族人均能

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①。 

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通

过党争参与政治生活。1994 年前后，代表俄族

人利益的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Russian Party in 
Estonia）、爱沙尼亚人民联合党（Estonian United 
People’s Party）和“我们的祖国是爱沙尼亚”（Our 
Home is Estonia）成立②。2000 年，爱沙尼亚波罗

的海俄族人党（Russian Baltic Party in Estonia）成立，

两年后合并入改革党（Estonian Reform Party）。此外，

最受俄族人欢迎的中间党（the Centre Party）③于

1991 年成立。该党不仅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政

治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议会中也属于大党，

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5 年加入执政联盟，获得第二

多数议席。2016 年 11 月，执政联盟破裂，新执政

联盟达成协议，中间党党主席尤里 • 拉塔斯（Jüri 
Ratas）出任总理。特别是过去 10 多年来，首都塔

林市重要职位几乎都由中间党人把持④。 

那么，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俄族人融入爱沙

尼亚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呢？根据塔尔图大学几位

学者的联合研究，目前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情

况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成功融入的俄族

人，约占 21%。这部分人对学校教学语言使用持开

放态度，愿意在基础和高等教育中使用爱沙尼亚

语，中等教育可以将英语作为选项。比起教学语

言，他们更加看重教育质量。第二类是讲俄语的

爱国人士，约占 16%。其中包括一部分中老年以及

不善于处理经济问题且态度较为悲观的群体，多

数是爱沙尼亚居民，视爱沙尼亚是他们唯一的祖

国。虽然他们的爱沙尼亚语讲得并不好，但乐于

同爱沙尼亚人交流并积极参与不同文化团体的活

动。第三类是积极讲爱沙尼亚语但随时准备离开

的俄族人，约占13%。这部分人多半经济上有保障，

他们关注爱沙尼亚媒体但并不信任，不积极参加

选举，随时准备好离开爱沙尼亚。第四类是部分

融入爱沙尼亚的俄族人，约占 29%。这部分人主要

是低收入的蓝领工人，语言水平较差，身份处于

摇摆状态，有心却无力改变现状。第五类是完全

没有融入的俄族人，约占 21%。这部分主要是老年

人，他们不讲爱沙尼亚语，受教育水平低，多数

拥有俄罗斯国籍并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唯一祖国，

主要聚居于东维鲁县（Ida-Viru）⑤。 

从占比数据可以发现，相比苏联解体、爱沙尼

亚独立初期，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状况已经有很

大的改变，然而，仍有大量特别是上了一定年纪的

俄族人并没有完全融入爱沙尼亚。同时，语言的学

习和使用只能反映社会融合的一个层面，越来越多

的俄族人掌握和熟悉爱沙尼亚语，但并不意味着两

族关系融洽，更不代表民族政策不存在问题。在爱

沙尼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俄族人与爱沙尼亚人关

系的脆弱性时常显现，隐藏于两族之间的矛盾并未

消解，而这种矛盾的源头主要来自对俄罗斯历史上

的压迫所产生的担忧和恐惧以及双方尚未彻底解决

的遗留问题。

第一，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存在心理上的隔阂。

苏联时期，当局强行对爱沙尼亚实施俄罗斯化政策。

① Agata Włodarska-Frykowska，Ethnic Russian Minority in 
Estonia，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Vol.18，No.2，
2016，pp.161-162.

② 俄罗斯人党 2012 年整体合并入社会民主党。1997 年，俄族人团

结党（Russian Unity Party）从俄罗斯人党分离出来，2002 年又合并了

回去 。人民联合党 2006 年改称宪法党，2008 年同左翼党合并成联合左

翼党。

③ 当时称爱沙尼亚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of Estonia）。中间党

与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关系密切，双方曾在 2004 年签署过合作协

议。См.:Agnia Grigas，Legacies，Coercion and Soft Power: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Baltic States，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August 
2012，p.5.

④ 中间党创始人埃德加 • 萨维萨尔（Edgar Savisaar）分别于 2001

年12月至2004年10月、2007年4月至2015年9月两度担任塔林市市长，

萨维萨尔还曾担任爱沙尼亚代总理、内务部长、经济通信部长。中间党

现任党主席尤里 • 拉塔斯曾于 2005 年 11 月至 2007 年 4 月担任塔林市市

长。另外一位中间党领导人泰维 • 阿斯（Taavi Aas）自 2005 年 4 月起

长期担任塔林市副市长，2015 年 9 月出任代理市长。2017 年 11 月，来

自中间党的米哈伊尔 • 科尔瓦特（Mihhail Kõlvart）击败同党对手阿斯

当选塔林市市长。

⑤ Marju Lauristin et al.，Estonian Integration Monitoring 2011，
Praxis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Tartu，2011，p.11; 
Katja Koort，The Russians of Estonia: Twenty Years After，World 
Affairs，JULY/AUGU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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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获得独立，爱沙尼亚力图去除俄罗斯的影响

并重申自己的西方身份①。在爱沙尼亚看来，俄罗

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西方，而是一个庞大的、

充满进攻性的和不稳定性的东方邻国。近半个世

纪的统治使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始终有隔阂，充满

着恐惧和怀疑，甚至将这段时期称为殖民统治。

基于历史产生的“冲突文化”塑造和规范着爱沙

尼亚的“安全化”战略及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俄罗

斯的关系②。正如一位爱沙尼亚学者所言：“自己

小而邻居大，是爱沙尼亚族和俄罗斯族建立共识

和相互信任的主要障碍。”③俄罗斯政策的不稳定

和不可预测性以及在边境存在的“第五纵队”都

被爱沙尼亚视为威胁，使得爱沙尼亚人很难对俄

族人产生好感。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爱沙尼亚政

府加强了与俄罗斯交界地区的巡逻和检查，并于

2015 年 8 月宣布，将沿该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线建

造一道长 108 千米、高 2.5 米的隔离墙，以保障

边境安全④。无论这是一个渲染俄罗斯威胁的宣传

战术，还是真要建立起实物的隔离墙，都表明爱

沙尼亚对俄罗斯心有余悸。“在许多欧盟成员国

看来，乌克兰危机离自身较远，而对爱沙尼亚等

波罗的海国家来讲，乌克兰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感

觉‘身临其境’。”⑤从很大程度上讲，与俄罗斯

的关系是爱沙尼亚当前也是未来对外政策的最大

挑战⑥。从短期看，爱沙尼亚同俄罗斯之间的互信

程度将持续低位运行。

第二，双方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不一。在爱

沙尼亚共有 450 处苏联红军墓地，埋葬着大约 5 万

名牺牲者⑦。一些爱族人将红军墓地、纪念碑等视

为苏俄统治爱沙尼亚的象征，而在爱沙尼亚的俄族

人大多认为那是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抵抗德国纳粹进

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因而，以什么方式来纪念

历史成为两个民族高度争议的问题。此外，与另外

两个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爱沙尼亚一度向俄罗斯提

出“清算历史”的要求。2000 年，爱沙尼亚以“驱

逐被占领土上的居民、种族灭绝”等罪名判处多名

原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部和内务

部的工作人员监禁⑧，引发爱俄两国关系的紧张。

2005 年，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60 周年庆

典，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都拒绝了邀

请，认为这是对苏联吞并行为的美化。2006 年初，

普京会见爱沙尼亚驻俄大使时呼吁爱沙尼亚克服两

国关系中的历史包袱。时任爱沙尼亚总统吕特尔

（Arnold Rüütel）则回应道：忘记历史，完全从空

白开始是不可能的⑨。双方的弦外之音显然是对“共

同历史”的各自辩护。

第三，边界问题迟迟没有获得满意解决。

1920 年苏俄政府与爱沙尼亚签订《塔尔图和平条

约》，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规定爱沙尼亚与俄

罗斯的界线，爱沙尼亚的领土比以前略微扩大。

1944 年，苏联吞并了爱沙尼亚 2 000 多平方千米

的领土。1991 年独立后，爱沙尼亚试图按照《塔

尔图和平条约》与俄罗斯重新划定东边的界线，

遭到了俄罗斯的反对。1994 年，俄罗斯提议按苏

联时期的分界线进行边界划定，又遭爱沙尼亚的

拒绝。1996年 11月，爱沙尼亚同意不再要求以《塔

尔图和平条约》作为与俄罗斯签订双边条约的前

提⑩。几经周折，双方于 1999 年首次共同将两国边

境线标入地图，但签署边境线划定协议却由于各种

原因一拖再拖。2005 年 5 月，时任两国外长签署

边境线划定协议，但爱沙尼亚议会又提出把 1920

年《塔尔图和平条约》有关内容写入边境条约。俄

方认为这是爱方对俄提出领土要求，因此单方面撕

毁了协议，以表示不满。双方历时多年的边界谈判

① Feldman Merje，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stonia，National Identities，Vol. 3，No. 1，
2001，p.11.

② See Holger Mölder，Culture of Fear and a Status Conflict in 
Estonia-Russia Relationship，Paper for ECPR Joint Sessions in Mainz 
2013，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4883dc1c-046e-44e1-
a3bc-8f63d2683d6e.pdf

③ See Marju Lauristin and Peeter Vihalemm，Rec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Estonia: Three Stages of Transition(1987–1997)，in M. 

Lauristin，P. Vihalemm，K. E. Rosengren and L. Weibull，Return to 
the Western Worl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stonia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1997.

④ 《爱沙尼亚在边境建百公里长隔离墙防俄罗斯》，载环球网 2015

年 8 月 27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8/7361883.
html

⑤ Agata Włodarska-Frykowska，Ethnic Russian Minority in 
Estonia，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Vol.18，No.2，
2016，p.154.

⑥  Raun Toivo U. Raun，Estonia: Independence Redefined，in I. 
Bremmer and R. Taras，eds.，New States，New Politics: Building the 
post-Soviet N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420.
⑦ 《爱沙尼亚拆除苏联红军铜像》，载新华网 2007 年 4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28/content_6036696.htm
⑧  柳丰华：《艰难的睦邻之路：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与波罗的

海三国》，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 年第 3期。

⑨  参见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

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3期。

⑩ Berg Eiki，National Interests and Local Needs in a Divided 
Setumaa: behind the narratives，in H.Eskelinen，I. Liikanen J. Oksa，
Curtains of Iron and Gold: Reconstructing Borders and Scales of 
Interaction，Aldershot: Ashgate，1999，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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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失败①。此后双方继续努力，于 2012 年 10 月、

12 月和 2013 年 5 月进行了三次谈判。最终，历经

20 余年，两国于 2014 年 2 月在莫斯科签署边界协

定以及在纳尔瓦湾和芬兰湾的海域划界的协定②。

协定的正式生效须经过两国议会的批准和交换。目

前，这一进程仍在进行中。

此外，年轻一代的俄族人尽管没有历史的阴

影和包袱，但在情绪表达上往往会带有历史的印

痕。2007 年是一次集中爆发。4 月 26 日夜间，爱

沙尼亚政府下令拆除了位于塔林市中心的苏军解

放塔林纪念碑和苏联红军铜像。当晚，上千名示

威群众聚集，抗议拆除行动，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群众，冲突随后演变

成全城骚乱，导致 1 人死亡，50 多人受伤，还有

近 60 人被逮捕。在这个被称为“铜像事件”的过

程中，“俄罗斯影响力之广甚至触及爱沙尼亚俄

族青少年，他们从没有在苏联时期生活过，在示

威中却举着‘苏联永存’的标语牌”③。还应看到

的是，爱沙尼亚俄族人在受教育等方面的不公正

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失业率，造成大量年轻俄族人

的生存资本与爱族人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对爱沙

尼亚社会存在分离感。“铜像事件”是爱沙尼亚

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骚乱，而参与这次事件

的俄族人恰恰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有学者警告，

“年轻一代俄罗斯族人参与爱沙尼亚的政治和社

会活动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分离，而不是整合”④。

另据 2007 年春季爱沙尼亚人口与民族事务部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39% 的俄族人认为爱沙尼亚政府

的民族融合政策已经失败⑤。可见，俄族人对于爱

沙尼亚转型、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价不高，他

们对政府机构和国家的信任度也大打折扣，这对

爱沙尼亚国家建构将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的初步考察

作为一个新生的独立国家，爱沙尼亚需要同时

进行国家建构和国族构建。这两个进程简要地说，

前者主要是政治结构、制度、法律建设以及对资源

的整合与控制，后者则包括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身

份取向的趋同。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就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外部空间而言，国家构建是一个对“他者”

的辨识和切割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极端情况下通常

被处理为一个“敌我辨识”的过程，而就内部来讲，

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都是一个试图不断包容“他者”

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显然需要“他者”的同意与认

可⑥。对于爱沙尼亚来说，外部的“他者”无疑是

俄罗斯及以其为主体的历史俄国，内部的“他者”

则是俄罗斯族人。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爱沙尼亚人拥有最发达

的民族身份意识，在着手大规模转变他们的社会的

计划中，正是爱沙尼亚人行动最为坚决，并取得最

迅速的进展……过去 10 多年来政治稳定也成为爱

沙尼亚的伟大福祉之一”⑦。可见，若只从经济市

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考察，爱沙尼亚的转型

是成功的，它在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速度和

效率均首屈一指。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民主化程度指数显示，2016 年，爱沙尼亚不仅在

前苏联地区甚至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均排名第一⑧。

2016 年贝塔斯曼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 
BTI 2016）全球 129 个国家排名，爱沙尼亚综合指

数居第 2 位，政治转型指数列第 2 位，经济转型指

数列第 3位⑨。

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族群关系整合上，爱

沙尼亚尚在征途。早在转型初期，一位爱沙尼亚政

治家这样说道：“爱沙尼亚民族问题比经济发展更

加重要。”⑩2009 年，转型近 20 年后，爱沙尼亚

前议长尤拉 •努格伊斯（Ülo Nugis）在庆祝“恢复

独立日”时指出，只有“种族纯洁”的爱沙尼亚才

① 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

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② 同时，两国还签订了一项关于外交不动产的协议。按照这个协

议，爱沙尼亚将在莫斯科得到一幢外交代表处大楼，而俄罗斯在塔林也

将获得一幢相应的大楼。参见《俄罗斯与爱沙尼亚两国的边界协定顺

利签订》，载人民网 2014 年 2 月 19 日，http://world.people.com.cn/
n/2014/0219/c1002-24407660.html

③ Agnia Grigas，Legacies，Coercion and Soft Power: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Baltic States，August 2012，p.10. https://www.

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Russia%20
and%20Eurasia/0812bp_grigas.pdf

④ Triin Vihalemm and Veronika Kalmus，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ssian Minority，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Vol. 40，No. 1，
2009，p.111.

⑤  Ibid. p.95.
⑥ 参见陈建樾：《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国族的整合历程——基于美国

的考察》，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 1期。

⑦ [ 美 ] 凯文 •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 5—6页。

⑧ Nations in Transit 2016，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
nations-transit/nations-transit-2016

⑨ Transformation Index BTI 2016，https://www.bti-project.org/
en/index/status-index/

⑩ Rein Taagepera，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3，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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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独立性①。毋庸置疑，所谓的爱沙尼亚民族

问题和“种族纯洁”均指向占爱沙尼亚人口总数四

分之一多的俄族人②。面对境内大量俄族人的现实，

国家如何处理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地位

问题以及身份认同取向，对于全方位的转型和外交

政策的塑造均有重要的影响。从爱沙尼亚人的角度

来说，一直“想要证明爱沙尼亚不是作为苏联加盟

的 15 个共和国之一，而是经过苏联 51 年的非法占

领后恢复政权的国家……官方认为重建的爱沙尼亚

应是一个有 10% 少数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国家”③。

在此基础上，爱族人愿意与俄族人进行整合，构建

一个强国家性的新主权国家。对俄族人来讲，从执

着于苏联意识形态到在去与留的选择中挣扎，再到

选择主动融入、接受爱沙尼亚的语言和文化。但是，

俄族人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仍然存在较强的

张力，而这种张力极易受到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国家

关系的影响并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随着爱沙尼亚转型的推进，俄族人的多样性“复

合认同”困境日益显现。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认同

爱沙尼亚，在经济上也由于爱沙尼亚优越的经济环

境愿意留在爱沙尼亚，但文化上依然倾向于认同俄

罗斯。从人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基因来说，这一点很

容易理解。事实上，俄族人的选择意愿是明确的，

选择空间也并不大，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愿意被整合。

至于如何被整合，则主要取决于爱沙尼亚人的政策

取向。

对于爱沙尼亚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来说，加入

欧盟和北约既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也是一剂强

大的动力。爱沙尼亚“回归欧洲”，“不仅定义了

爱沙尼亚是什么、定位在哪里，也指出它不是什么

和不属于哪里……它表明爱沙尼亚的欧洲特性，也

代表在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之间存在一种不可逾越的

文化障碍”④。但是，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历史联

系是剪不断的，与俄罗斯接壤的地理位置是无法改

变的，境内大量俄族人的存在亦是客观现实。从理

论上讲，随着代际更替的加速以及爱沙尼亚政府民

族政策的调整，俄族人对爱沙尼亚的社会认同应该

会逐步加深。但目前来看，年轻的俄族人虽然日益

熟练爱沙尼亚语，而他们对于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看法以及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与爱沙尼亚

人仍然截然不同⑤。这种路径依赖式的历史经验往

往会传导并作用于现实，时而激化引发不安。爱

沙尼亚的民族和语言政策也存在“两头不讨好”

的情况。一方面，公民权问题仍然使俄族人对爱

沙尼亚存在若即若离的心态，另一方面，爱沙尼

亚要面对压力，欧盟批评其语言政策，促其按照

欧盟的要求加以修改⑥。

另外，外部因素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的影响

不可忽视。对于爱沙尼亚来说，现实的做法或许

不应是通过撇清与“俄罗斯他性”的关系来强调

自己的欧洲认同，而是寻求建立更多的“欧洲共性”

来实现多元要素之间的和谐共存。在完成政治经

济领域转型之后，向“正常国家”迈进亦不能纠

缠于历史记忆或价值冲突⑦。从近年的发展态势看，

虽然爱俄两国和爱沙尼亚国内爱俄两个民族之间

没有出现大的冲突，但也没有出现和同样拥有 1/4

俄族人的拉脱维亚积极改善与俄罗斯国家关系的

实质举动⑧。2007 年的“铜像事件”使爱俄两国关

系跌到低谷，爱沙尼亚驻俄罗斯大使馆一度中止工

作，俄罗斯亦暂停对爱沙尼亚的能源供应。从这个

意义上讲，政治经济领域转型处于领头羊的爱沙尼

亚在现代国家建构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爱沙尼亚的情况并非个案，在中东欧转型国家

普遍存在。一位学者这样总结指出，东北欧的波罗

的海各民族，像东南欧的巴尔干各民族一样，都存

在种族上、宗教上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所有的民族

都不断地与身份问题作斗争⑨。这种斗争直接指向

族群关系的互动，在波罗的海国家突出表现为本国

主体民族同俄罗斯族的关系及背后的国家间关系状

态，牵动着国家转型的神经，影响国家建构的进程。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① 《爱沙尼亚前议长被指师从希特勒》，载《中青在线》2009 年 8

月 25 日，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08/25/content_2822062.
htm

②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爱沙尼亚人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在 1934

年、1989 年、2000 年、2010 年分别为 88.1%、61.5%、67.9%、68.8%，

俄族人的比例则相应地分别为 8.2%、30.3%、25.6%、25.5%。参见

http://www.stat.ee/62931
③  Eiki Berg and Saima Oras，Writing Post-Soviet Estonia on to 

the World Map，Political Geography，Vol. 19，No.2，2000，pp. 606-
607.

④ Feldman Merje，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stonia，National Identities，Vol.3，No.1，2001，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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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Примерно с 18 века в регионе проживания эстонцев прошло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оцессов: 
получение Эстони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1918 г., включение в состав СССР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1991 г.  Все эти годы эстонский  и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ы был связаны тысячами ните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ремени судьба эстонцев был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вязана со стремлением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 экспансии, а также с усилением и ослаблением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эстонцами и русским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Эстонии появляются как элементы отчуждения, 
так и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итуа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две самые большие этн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 Эстонии 
активно стремятся к интеграции, однак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остаются неустойчивыми и оказываю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Эстонии. Отчетливее всего это влияни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Эстонией.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успешным переходом к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Эстонии предстоит пройти довольно долгий путь гармонизации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стония; Россия; эстонцы; русские;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еремен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Эсто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Сюй Ган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Estonians have had many experiences: from tsarist Russian rule to independence, 
from the republic of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reacquisition of independence. In these processes, Estonians have been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Russians. For a long time, the fate of the Estonians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ussian 
expansion and the strength of Russia.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re are both of exclusiveness and inclusive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onians and the ethnic Russi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e two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Estonia have constantly strived for integration, but the relationship remains fragile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stonia’s sate-building. Moreover, this effect is fully evident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Estonia. From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standpoint,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in 
Estoni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words:  Estonia; Russia; Estonian; Russian; Ethn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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